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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行走在安徽巢湖市槐林镇大汪村

中心村里，四面传来此起彼伏、不绝
于耳的织机声，不由得让我想起 《木
兰辞》开头的场景。

镇上陪同的人告诉我，这里是槐
林镇渔网的发源地，“家家户户有网
机，老老少少会渔网”。仅大汪村中心
村就有渔网织机 112 台，常年 24 小时
不间断作业。

顺道走进一家农户的织机车间，
两部机床正不停地运转着。女主人笑
脸相迎，“2013 年自筹资金买的织网
机，每台十多万元。”

“ 一 台 织 网 机 ， 一 年 能 赚 多 少
钱？”打听收入虽然有些不礼貌，但我
还是想知道。

女主人笑而不语。陪同的人忙接
过话，“他们不好意思说。一台织网机，
一年少说也能赚十几万元，快活着呢！”

当初友人动议，去看看巢湖的“环
湖十二镇”时，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几个镇看下来，唯独被巢湖之南的槐林
镇所吸引，让我闻到许多熟悉的味道。

我从小生活在湖北洪湖边。“清早
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洪
湖水浪打浪》 中的这段唱词，是我老
家人早年生活的写照。

巢湖是中国第五大湖，面积比洪
湖大一些。听说我是洪湖人，当地人随
口唱起“渔家住在水中央，两岸芦花似
围墙。撑开船儿撒下网，一网鱼虾一
网粮”，并很肯定地说，“ 《天仙配》
中的这句歌词，就源自我们槐林。”

真耶假耶？我无法评判。但湖边
人生活劳作的习性，大体差不多，捕
鱼与织网，都是世代传承下来的祖业。

我家下放后住着的那个村子，就
有很多人以此为业。记得小时候，母
亲闲暇时，时常在家手工织渔网卖
钱，补贴家用。改革开放之后，老家
人大都改行从事养殖业，捕鱼与织网
这些传统产业，基本销声匿迹了。

没想到，人口不到 8 万人、面积
不足 200 平方公里的槐林镇，居然是
全国最大的渔网生产基地，渔网远销
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东南
亚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早在 2012
年，槐林镇就被中国渔网行业协会授
予“中国渔网第一镇”荣誉称号。

这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第一次去槐林镇，镇上的人就把

槐林渔网商会会长胡玉木引荐给我，
称他是槐林渔网产业发展的参与者、
见证者。

我对渔网最初的记忆，是我母亲
在家用尼龙丝织的。

“用尼龙丝织网，已经是后来的事
了。”今年 58 岁的胡玉木指着渔网展
厅里摆放的早期编织工具说，“渔网最
初用的原材料是麻和蚕丝，上世纪 80
年代初，才被尼龙丝和锦纶丝替代。
因为原材料充足，渔网产量上来后，
有人开始到市场上兜售，推销范围能
辐射到华东一带。”

那天去大汪村中心村，见到 82 岁
的任老太正坐在家里装扎渔网。她一
边忙乎一边讲，扎一条渔网花半小时，
可挣3元，一天下来能挣三四十块钱。

织渔网有如打毛衣做女红，老少咸
宜。工序大体是，先织好网片，再装扎
网浮和网坠成型，全部手工操作完成。
家家户户都能做，从十几岁的孩子到
八十多岁的老人，男女老少一起忙。

“吃的是渔网饭，发的是渔网财”，
胡玉木说，织渔网本身并不难，槐林人
能把渔网当作饭碗稳稳地端住，就是
因为从一开始就紧盯市场，先有市
场，后有工厂，营销始终走在前头。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思想活跃的
农民开始带头专门从事渔网的生产和
销售，当起专业户，槐林镇一下子冒
出数百名以推销为主的“大网客”。他
们走南闯北，寻找市场，摸清各地市
场行情，与外地网商或客户签订好供
货合同，然后自购原料，委托村邻友
好，或送到偏远的农户，按合约加工
成网。全镇由此形成了数百个以“大
网客”为轴心的挂户产销联营体，70%
左右的农户成为协约户，渔网的品
种、规格和产量，转为按预约生产。
对号入座后，销路畅达，几乎 100%立
即脱手。

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生
产和销售虽然仍是传统方式，但家家户
户不停歇，老百姓的钱包都鼓起来了。

凡事变在先，方能得先机。
尝到甜头的槐林人，又开始琢

磨：市场既然如此供不应求，仍靠老
一套的生产和销售方式，怕是不行了。

1993 年，槐林引进第一台织网
机，生产效率较以往手工编织提高了
成百倍；引进两条纺丝生产线，以聚
酰 胺 为 原 料 生 产 制 作 渔 网 的 单 丝 ；
1998年，引进日本产的 21台当时世界
上最先进的高速渔网织机；1999 年，
槐林渔网企业取得自营进出口权，向国
际市场迈进……槐林渔网生产已经形
成集纺丝、织网、定型、染色、装扎、销售
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进入产业集群化
发展。直接从业人员达 3.2 万人，近
4000人的营销队伍遍布国内外。

依湖而生、由网而兴。槐林镇的
渔网产业现在到底有多厉害呢？这两
组数据，让人不服不行：2019 年生产
拉丝 9.2 万吨、渔网 8.9 万吨，分别占
全国产能26%、世界产能1%。

胡玉木笑称，自己已是“前浪”，
槐林的“后浪”更厉害。

近些年时兴的电商，如今已在槐
林镇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随机走进
一家做电商销售的渔网厂，工厂门口
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摆着两台电脑。
年轻的现场主管介绍说，就靠这两台
电脑，24 小时与世界各地连接，随时
接单、随时发货，出口到 20 多个国
家，年产值 600 多万元。即使是今年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基本没受影响。

毕业于安徽大学国际贸易系的方
云山，是土生土长的槐林人。大学毕
业后，先去浙江温州、宁波做了几年
外贸。2009 年返乡创业，现在是一家
网具制造企业的总经理，主营渔网网
片的定型、染色、包装，以自营出口
为主。

说到电商销售，方云山认为，电
商多是年轻人在操作，家庭作坊式销
售，好比沿街叫卖的“地摊经济”；我
们公司与电商不同，只跟大的交易商
合作，根据生产经验和大数据分析，
以市场供求来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价
格和资源配置。国外渔网市场现在基
本由我们主导，我们拥有定价权，把
市场话语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

“能把一个传统产业做到这么大，
你觉得槐林主要靠什么？”我请教方云
山。

“靠的是既有全产业链，又有市场
话语权。”方云山说，“不仅如此，槐
林渔网产业平台基础好，专业化社会

分工非常精细，利润空间分解到每一
个环节，大家都有钱赚，人人都有发
展动力。可以这么说，只要是与渔网
有关的任何一个工序环节，都能在槐
林找到配套生产加工的渠道，这是其
他地方做不到的。”

“槐林没有一个外出打工的人，也
没有留守儿童”。在好几个场合，听到
好几个槐林人说出这句令人羡慕又有
底气的话。

可不是么？渔网产业带来充足的
创业就业机会，槐林本地人都能就地
就业，还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地打工
者，不少本地出去的大学生也都纷纷
返回槐林创业。

槐林渔网产业的发展过程，正好
见证了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风雨
历程。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今天，
槐林人仍然紧盯市场，把产业链由单
纯的渔网延伸到渔网具配件及体育、
娱乐网产品。比如研发条轮、聚乙烯
等高分子材料网制品，同步开发钓
钩、钓竿等高附加值产品；增加上游
渔网具生产机械、成套设备，还有下
游渔具及配套产品等。

时移世易，优胜劣汰。不是所有
的传统，都可以弘扬的，该消亡的，
终归要消亡，毋需刻意去振兴。真要
是有生命力，顺乎民意，又能顺应时
代潮流，迟早会焕发出活力。

把传统产业做成富民产业，槐林
做出最好的诠释：2019 年，槐林镇人
均可支配收入22086元，远远高出全国
和安徽全省的平均水平。

槐林镇现在满大街都是老板。方
云山开玩笑说，外地人到槐林镇上，
看 见 有 像 “ 孬 子 （‘ 傻 子 ’ 的 意
思） ”的，可人家实际是个老板。

小镇渔网，网撒全球。当地人很
自豪：我们槐林好得很，渔网产销 24
小时不停歇，凌晨都能叫到外卖，是
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不夜城”。

细细想来，《木兰辞》 中的诗句，
如 果 放 在 如 今 的 槐 林 镇 ， 改 为
“ ‘ 不 ’ 闻 女 叹 息 ，‘ 惟 ’ 闻 机 杼
声”，应该更为贴切，更加传神。

这机杼声，感觉不出“呕哑嘲
哳”，更像是老百姓心底里唱出的一曲
富民欢歌，让人喜不自胜、热血沸腾。

（压题图片由合肥市新闻办提供）

出差路上，途经徐州很多次。
因为途经很多次，就觉得徐州很
熟。又常听豫东商丘的朋友说起徐
州，就觉得徐州更熟了。尤其是商
丘永城的人们，在他们的话题里，
徐州是个高频率的地理名词。他们
会说，要去徐州找什么什么人，要
去徐州买什么什么东西，要去徐州
办什么什么事。想来，在平民百姓
的意识里，行政地域划分并不是那
么重要，他们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
习惯来经营自己的日子。而相比于
郑州，徐州确实是和他们的生活更
亲近的重要城市。

以前每每第一次到某地，我都
有些急冲冲地想看这看那，但这次
到了徐州，因为是这样熟，我就一
点儿也不急了。

慢慢看，徐徐看，便渐渐体会
到了徐州的徐。

徐州的徐，在乡下。
乡下的节奏，本来就是慢的。

徐州乡下的节奏，仿佛又格外慢。
在汉王镇的一个村子里，我们

喝了好一会儿的茶。茶馆有点儿特
别，是一列绿皮火车。这种火车，
在铁轨上奔跑的时候，也都是最慢
的火车。现在退休了，索性停在了
这里，成了最慢里的终极慢。不，它甚至化身为倒退的时光，容
着我们这些闲人聚在这里，想闲话就闲话几句，不想闲话就只是
喝茶。若无俗事上心头，便道天凉好个秋。最惬意的闲暇，就是
如此吧。

在一户人家门口的矮墙上，卧着几只鸡。毛色特别艳丽，气
度特别从容。我们看着它们，它们也看着我们，一点儿也不怯。
我们就慢慢地走近，拿手机去拍它们。它们一动不动。当我们走
得特别近的时候，它们似乎有点儿嫌弃我们，就走开了。也不是
那种慌里慌张地走开，而是慢慢悠悠地走开了。

在另一家门口，邂逅到一个老太太烧地锅的场景。这场景如
今不大能见得着了，有些稀罕，大家就围着看起来。火焰温暖地
扑棱着，照着老太太的脸。她慢慢地折着柴禾，把柴禾折成大致
长短的样子，再慢慢地送进灶肚子里。锅盖神秘地盖着。我就问
她：锅里面是什么？她回答的口音方言味道很重，听得不是很清
楚，我特别想听清楚，又凑近了问，是什么？终于听清楚了，她
回答说，是茶。

旁边的朋友已经按捺不住掀开了锅盖。是白水。
嗯，没错，白水也是茶啊。

在云龙湖公园，有一条沉水长廊，特别有意思。所谓沉水，
就是步道的路面比水面要低，且低了不止一点点，而是足有一
米。人走在步道上，远远看去，如在水中。往近里看呢，步道两
边的玻璃里都是湖水，一群群的锦鲤在优哉游哉地游来游去。尤
其是在拐角处的正方形小广场那里，环顾左右，四面玻璃里都是
鱼，形成了四堵斑斓的鱼墙。这在某个瞬间，会让人有自己是鱼
的神奇幻觉。

很多人在这里拍照。集体照，婚纱照，情侣照，或者自拍。
一个衣着讲究的老妇人先是走在我们前面，后来就落在了我们后
面。她在让先生给她拍照。拍啊拍，拍啊拍，拍啊拍。每拍一会
儿，她就要检查一下手机，各种批评，各种反驳，各种商讨，各
种重来……然后再拍。先生也不烦，估计也是不敢烦。妇人嗔怪
着撒着娇，面对镜头时又是一脸温柔。

这就是幸福吧，最平凡最家常的幸福。

公园里也有很多暴走的人，不过像我们一样慢慢走着的人更
多。我们——是的，那些不知名的陌生的慢走者，其实也是我们
——慢慢地走着，常常你落到我后面，我落到你后面，好像在比
较着谁更慢似的。这感觉，真好。

树叶红的红，黄的黄，有的处于黄绿之间，映着蓝天，缤纷
耀眼。黄昏时分，夕阳西下，太阳给树叶们镀了一层金，那颜色
更是好看得不真实。“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就是如此吧？
不，可以把“山山”改一下，叫“叶叶唯落晖”。

有时候我会觉得恍惚，似乎这些树叶是一夜之间被染成这样
的。可是，怎么可能呢？每一片叶子，都是一天又一天，由春
天，到夏天，再到秋天，慢慢儿地，才能变成这样的啊。

它们是这么地慢，我们欣赏的时候，怎么好意思快呢？

在徐州吃饭，也是要慢慢地，因为着实好吃。好吃的东西，
可不就是要慢慢地吃？烙馍卷馓子，羊方藏鱼，蛙鱼，杂拌，把
子肉，羊角蜜，蜜三刀，笋干，辣汤，面疙瘩小面鱼汤……无论
是软软的，脆脆的，还是筋道的，酥嫩的，都是香的。香和香不
同，各有各的香。想要细细领略，只能在舌尖上，一口一口地，
慢慢儿去品。

对了，还有一道读音为“啥” 的 sha汤，那个字是生造出来
的，左边是食字旁，右边是一个“它”字，用母鸡、云骨和麦仁
等一起熬煮，有麦片、面筋、胡椒粉、海带等多种料，味道鲜
美。传说里，这是乾隆皇帝喝过的几百年的汤。这样的汤，可不
得一口一口地，慢慢儿地喝？

忽然觉得，徐州的徐字，值得细讲究。徐，是双立人加一个
余。这双立人的两个人，我想，也未见得一定是一男一女。当
然，可以是异性，却也可以是同性。也未见得就是两人，也可以
是虚指的三四个或者一小群，总之是或亲或友，老少咸宜，能谈
得来就行。彼此结个伴儿，也都有空余的时间，那便聚在一起，
慢慢地走，慢慢儿地赏，慢慢儿地听，慢慢儿地吃，慢慢儿地喝
……慢慢儿地，享受这一切。

——能享受到的这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凡是徐的，总意
味着沉静，踏实，笃定，优雅……凡是徐的，总意味着上佳的质
地，总意味着那么让人安心的，好。

徐州的徐，就是这样好的徐啊。

累计起来，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将近
20年了，每次回国探亲总免不了在国内
周游一番。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年年
回去，目的是想亲眼见证祖国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不想错过任何一瞬。

菲律宾的华人勤劳智慧，靠着坚
毅的打拼精神赢得了一片天地。他们
富足了，多么希望祖 （籍） 国强大起
来，他们捐资捐款，不遗余力地为家
乡建设出力，捐资盖学校、建医院、
修公路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
成就，让他们无比自豪。

另一方面，菲律宾的一些华人的孩
子缺乏对中国的认识，有的甚至不会讲
普通话，只能简单讲闽南话。父母们希
望子女能多多了解中国，迫切需要通过
寻根活动来增进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炎黄子孙都有强烈的“根”的意识，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
有其源。“寻根之旅”有一种落地生根
的感觉，一种有血脉之源的实在。

寻“根”，寻的是“文化之根”。
菲律宾华商陈永栽博士，资助华裔孩

子到中国学汉语和中国文化，被传为
佳话。从 2001年起，他就组建了“菲
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中文夏令营活动”，
包机把华裔孩子们送到福建学校学
习，十几年来受惠学生累计达1.4万人
之多。在菲律宾像这样的华商和华人
社会团体还有很多。参加夏令营的小
营员们，除了学汉语，还学习武术、
国画、音乐、舞蹈、书法，学包粽
子、做香囊、用汉语唠家常，寻找久
违的故土情结。除此之外，也安排他
们游览壮丽河山和城市美景，参观博
物馆，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从小树
立作为华夏子孙的自豪感，懂得“落
叶归根，倦鸟思巢”的情怀由来。

在我工作单位，有一名年轻雇员告
诉我，他想参加每一次的“寻根之旅”，
我问他已不是学生了，为什么还要一再
去中国呢？他说：“我祖籍在福建晋江，
从父母那里知道了中国的变化。百闻
不如一见，唯有用腿脚亲自丈量体验，
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真实的中国。上
次去的印象太美好太深刻了，城市高楼

大厦特别漂亮，还有交通方便，买东西
方便。我除了回去寻根，还想到不同的
城市去看一看，到名山大川走一走。”
他一脸自豪地对我说：“我的朋友对我
能经常去中国羡慕极了！”

还记得我曾参加过的一次“寻根
之旅”开营授旗活动，在活动中我认
识了一对母女。母亲很激动地指着女
儿对我说：“她赶上好时候了，我小时
候回一趟中国是很难的，她现在很容
易就回去了，不仅可以回老家，还要
去成都、都江堰，去看大足石刻，我
们一家人都为她高兴。”我问眼前中学
生模样的女孩：“对中国了解多少？”
她很快回答我：“知道的可多呢，我在
网上查询过，也跟去过中国的同学咨
询过，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顿了一
下，她又说：“我以后会去中国读大学
的。”“哦？”这个很出乎我意料，我问：

“去华侨大学吗？”她笑眯眯很自信地
说：“不，是清华大学。”我看向她妈
妈，她妈妈很肯定地说：“只要她能考
上，我们就送她去读。”我暗暗想，这

是我参加此次活动最大的收获了。
在马尼拉，我认识一位闽南籍年

近 80的老华侨，他像讲故事似地告诉
我：上世纪 70年代初，他绕道从香港
去北京，住在华侨饭店。那个时候北
京很旧，人们穿的衣服都是灰黑色和
黄色，而菲律宾要比中国发达。他的
衣着跟当地人不同，走在大街上很扎
眼。虽然周围的人像看怪物一样看
他，可他还是愿意主动跟人搭讪，原因
是，只有在这里他可以尽情讲汉语。在
北京旅游的那些天，他一直沉浸在这种
激动的情绪中。后来，他作为华侨领
袖，积极参与中菲两国建交事宜，推动
设立“中菲友谊日”。他还告诉我，几乎
每年都要带上全家人去中国旅行，让儿
孙们知道，中国才是他们的根基。他大
笑着说：“现在的北京太气派了，菲律宾
可是比不了喽，除了冬天冷不适应，其
它方面家人都喜欢得不得了。”

情系桑梓暖人心。菲律宾的华人
历经无数的世事风云，已最懂得何为
绿叶对根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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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梓之情
缪 玉（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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